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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拉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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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秀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阅读推广人，对自然

生态由衷地关心，是一个对文学、对教育、对生命保持梦

想并执着追求的人。十年来，她在工作之余，抛开喧嚣与

躁动，埋头凝心于文学创作。我一直关注她的创作以及

她所策划的各种读书活动，比较了解她的文学成长过

程。她在地理科学、文学、生态学、环保公益、心理健康、

生物、历史、音乐、美术等多科融合下创建了“绿色教

育”理念，其中的“心灵环保”——从生态实践活动到用

优质的儿童文学书籍来润泽孩子们的成长，历经城乡

中小学生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属于她的文学风格和育

人方式。

《第六号天鹅》不是一个普通的成长故事，而是一部

文学、科普、生态三合一的长篇动物小说。作品语言细

腻，内涵丰富，其温婉诗意的叙事，或急或缓，舒驰有节，

轻轻揉进读者内心。润物细无声的沁入式引导、悬念重

重的情节设置、依依不舍的深情离别，以及纯美辽远的

自然地理风光、跌宕起伏的心海波澜，将故事一波又一

波推向顶峰。只要仔细阅读这部作品，就会发现小天鹅

飞越的“欧洲—非洲—亚洲”之间的多个点都是无缝对

接的。其叙述时而如悬崖瀑布，激流澎湃，落地有声；时

而如涓涓细流，温软贴心，潺潺流淌于绵长的生命成长

之河。这是张冠秀的文字驾驭功底和扎实的科普育人综

合能力的体现。整个故事字里行间不仅展现出了感恩、

善良、友谊、真诚、乐观等人性之美，也有宽严有度的家

教育儿之策，还有百折不挠的生命教育之光，更有生态

文明之花处处开放，会让大小读者不知不觉跟随流畅的

文字感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生物多样性”“与星球和谐

相处”等高层次的生态理念。《第六号天鹅》是一部令德

育升华，有深刻内涵的作品。

我曾在很多种场合说过，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的

精神内核，在于润泽孩子们的心灵，增强自信，提升道

义感，鼓励他们有责任、有担当、有梦想、有追求、有大

爱意识。《第六号天鹅》由一只小天鹅磕磕绊绊的成长

故事，延展到了全球生态环境的大格局，对于少年儿童

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引导作用，这也正是该作的大气

精魂所在。

我们再来品读故事：一只超过孵化期17天才出生

的瑞士小天鹅鲁兹，柔弱、胆小，在罗伊斯河畔跟老画家

和中国小男孩的邂逅中，将深厚的友谊刻在了彼此的心

坎上。老画家为了一幅付了钱而没能送出的画懊恼不

已，从此，他的琴声不再悠扬，也不再接活。善良的鲁兹

觉察到了这点，挺身而出，决定为救助过她的男孩远行。

面对这个疯狂的想法，爸爸妈妈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

通过家庭会议投票表决的形式，支持了她的意愿。不过，

前提是先让鲁兹学习独立寻找食物和飞翔，甚至带她去

太阳城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当然，从后文中可以得知，这

都是天鹅爸爸的精心安排。不难看出，文中天鹅一家的

做法跟我们人类的育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天下父母为

了孩子的成长操碎了心，唯有尽力托举。

出发后的鲁兹本想轻松突破阿尔卑斯山脉，向着东

方一直飞，这样就能按照老画家的地图指引到达地处亚

洲的中国，不料却误飞进了非洲，不得不挑战酷热的撒

哈拉沙漠。就在眼睛疼痛难忍、无法行走的时候，遇到了

渴望朋友的沙漠小狐洛克，两者本来是死对头，但洛克

听了天鹅不远万里送画的梦想之后，不惜挨刺，用仙人

掌汁液帮她清洗眼睛，结果，干旱多年的友谊泉喷涌而

出。而当妈妈大叫着：“快咬断她的脖子！快！下嘴呀！足

够我们全家吃三天了！小傻瓜，别愣着！麻利些！”的时

候，洛克却一口拒绝，引着鲁兹安全离开了沙漠。这样的

情节设置，会让紧张的读者如释重负，暂做喘息，并由此

感叹道义之力量、悲悯之情怀。

接下来，鲁兹继续飞行，以为看到白色石头带子就

是到了中国，实际上落入了东非大裂谷，又有一番磨难

在等待着鲁兹：非洲行军蚁、刚果狮、美洲狮、鳄鱼……

袭击不断，鲁兹随时有可能葬身于此，但聪明的她绝不

会放弃，因为使命在身，中国小男孩和瑞士老画家都在

自己的家乡等她呢！那么，她是怎样冲出去的？此处玄

机重重，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彰显出张冠秀编织故事

的能力。故事情节在推进，情感、精神等交织在一起，犹

如一股股清澈的溪流，使读者的内心自然地荡起纯美

的涟漪。

自古以来，天鹅就是爱、美、忠诚的图腾与象征。张

冠秀的“选角”是有原因的。故事中的天鹅聪慧、美丽、坚

韧、执着，跟老画家在一起时的弹琴与舞蹈，为后来救助

水上动物园和卖艺赚钱埋下了伏笔。当她遇到好心的马

戏团团长的时候，所有的苦难在那一刻得到缓释，人性

之善再次绽放光芒。《第六号天鹅》结构紧凑，一环扣一

环，看似平静的湖面，却藏有诸多险情，不时迸发出抓人

眼球的水花，细节处理恰到好处。

值得称赞的还有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描写，可

与《天水谣》相媲美。灵动优美的句子随处可见，如“这是

一个宁静的夜晚，温柔的月光如同薄薄的纱衣，轻拂过

细软的沙滩。点点水花激起的微微波澜，泛着蓝莹莹的

光泽”。“山涧两旁的芦苇更加粗壮挺拔，肥大的叶子随

风而舞，刷啦啦地奏起风琴，抛出一串串婉转动人的音

符。”“夏季的河畔凉爽宜人，草地上和水面上都洒了一

层柔和的淡黄。夕阳即将跳下卡佩尔廊桥，水面上落满

了闪亮的小星星，小星星活泼泼地晃动着手脚，嬉笑着，

追逐着。一阵风吹来，空气中满是鲜花的芬芳。”书中科

普大折页和点金石的创新设计，也能让读者感受到欧

洲、亚洲、非洲的自然地理风光，仿佛在画中行走，在心

灵和知识层面均有较大收获。

愿读到的孩子都能做一只搏击长空的天鹅。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与童话作家周锐相识相知许已有半个世纪，从小

到大，从大到老，岁月无痕，他的顽童心态没变。他常常

玩出料想不到的花样来，今天就说说他的戏画吧！

前不久，我请周锐写一篇关于他的戏画的创作感

受，准备发在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的季刊上。

他写了《给孩子看的戏画》。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

了戏画专门家关良。他说，在他小的时候曾看过关良的

戏画，记得那时并不喜欢，画里的人物一律瞪大眼睛、没

有表情，动作也不活泼。他认为，为孩子画戏画，一是要

活泼，二是要有想象力，三是要有童趣。这篇文章的最

后，周锐写道：“不止一个人说我的画像关良，像吗？我

说，不像。”

据此，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我认为周锐的戏画有两

层意思，一，戏画是戏曲人物画；二，戏画是儿童游戏性

质的戏曲人物画。其中，第二层意思是周锐戏画得以存

在的艺术价值核心。究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周锐戏画有着儿童心理的游戏性。儿童心理

的意识流动与戏曲的意识流动是合拍的。这与意识流小说和戏曲的意识

流动造成的心理的随性随意、天马行空、丰富无限、湍急多变，富于动态活

力是一致的。儿童心理的意识流动具有强烈的游戏性。我在许多年前曾

写过一篇万字以上的文章《弗洛伊德与儿童文学》发表在《上海大学学报》

上，其中引述过一段弗洛伊德的话：“游戏中的儿童就好比是富有想象力的

作家，于想象之中他为自己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随意安排其中的

事物，为所欲为地使自己大开其心。如果认为儿童游戏不当真，那便大错

特错，因为儿童游戏时不仅当真，而且动情，完全和作家一样。”周锐的戏画

让孩子沉浸在游戏之中。看画，就是在做游戏。

其次，周锐戏画抓住了戏曲艺术的变形特点。戏曲是一种中国特有的

变形艺术。人物是脸谱化的，各种性格特征的脸谱都极度夸张，单单是花

脸这一类中就有大花脸、小花脸、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等等。这种与现实

生活中的人物大相径庭的夸张艺术表现，带来了游戏的特点，能让观众从

中感受到好玩、有趣。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如果将这种变形艺术再度创作

为戏画，那自然能得到孩子的欢心。

第三，周锐戏画不拘泥戏曲程式，创作出更富动感的生动画面。戏曲

的程式是非常严格的，如千军万马就表现为摇旗、画车布，几个兵士翻跟

头，将与将对打，兵与兵对战，这都是舞台表现的固定模式，连开门、关门都

要凭固定手势。这种程式确立了欣赏共识，观众才看得懂戏曲的“暗语”和

“门道”。周锐戏画，源自戏曲，又有自己的创造，更多增添了儿童的情趣，

使孩子觉得好玩、有趣，不一味地趋于呆板。

基于这三个原因，周锐的戏画并不是对其他戏画的简单模仿，而是一

种创造，可自立于童书世界的创造性尝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关 注

《闪闪的红星》是李心田
写于60年代的小说，原名为
《战斗的童年》。1972年，该
作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后入选教育部红色经典
阅读书目，成为革命传统教
育范本，被译成英、法、德等
10 余种文字，1974 年改编
的同名电影引发全国“学潘
冬子，做党的好孩子”风潮。
作家李心田既是毕生从军的
军旅作家，也是一位成绩斐
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作
品如《两个小八路》《船队按
时到达》都讲述了革命战争
年代的儿童英雄故事。《闪闪
的红星》以20世纪30年代江
西柳溪村为背景，讲述了红
军后代潘冬子从懵懂少年成
长为解放军战士的艰辛历
程。红军长征北上后，潘冬子
的父亲潘行义随军转移，临
行前留给他一颗红五星作为
信念象征。历经母亲牺牲、流
亡复仇、投奔革命等磨难，潘
冬子在红星照耀下与父亲约

定“解放全中国再相聚”，完成了从个人复仇到投身
集体解放的信仰升华。这颗贯穿始终的红星，既是父
辈精神的传承，也象征党的光辉指引，照亮了一个苏
区少年在血火中蜕变为革命战士的史诗之路。

《闪闪的红星》的故事最初被李长田表述为“一
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因此，作品不仅是革命战争小
说，还是一部以家庭为核心的感人的革命回忆录。在
战争中被冲散，战后又团聚的“家庭”是小说的叙事
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闪闪的红星》似乎具有通俗小
说中“失散—重逢”这一悲情性、巧合性和传奇性的
情节模式，而潘行义留给潘冬子的那颗红星可以视
为“失散—重逢”故事套路中的关键“信物”：

“爹想了一下，从他的挎包上撕下一个红五星，
递给了我，说:‘冬子，我再给你个红五星。’我接过红
五星，问爹:‘给我这个做什么呀？’爹说:‘我这次出
去时间很长，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这红五星，看
见这红五星，就和看见我一样。’我把红五星紧紧地
握在手里，又看看爹……”

与传统小说中象征着偶然性团圆的认亲玉佩等

信物相比，红星预示了革命洪流中信仰共同体重聚
的必然性和历史性。作为“无血缘的信物”，红星将生
物性父子关系升华为政治性父子契约，使离散的肉
身家庭被纳入“革命大家庭”的永恒性之中。贯穿全
文的“红星”既是父亲留下的“信物”和情感纽带，维
系着革命传统的血脉传承；又是党组织赋予的启蒙
符码，激励着潘冬子磨砺精神与肉体。因此，李长田
虽然征用了“寻父”的苦情故事模式，却赋予小说革
命理想主义的崇高色彩，这使得小说兼具可读性和
可学性。“党的孩子”潘冬子既寻找随红军长征北上
的生父潘行义，也寻找作为精神之父的中国共产党。
在“寻父”的过程中，潘冬子逐渐领悟到，只有将个人
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
的复仇与解放。因此，潘冬子和潘行义红星照耀下的
新约定只是“寻父”的象征性结果，“寻父”的真正结
果是让潘冬子完成了对个人意义和革命理想的确
认，即完成了成长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闪闪的红
星》又是一部出色的成长小说。

小说时间跨度从1934年到新中国诞生前夕，约
15年时间，潘冬子从七八岁的儿童成长为一名光荣
的革命战士。而与西方传统成长小说不同，《闪闪的
红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革命成长叙事。在歌德或狄
更斯那里，主人公往往被爱情或财富诱惑，而冬子面
临的考验是是否堕入“复仇本能”铸成的仇恨深渊。
在从陈钧口中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时，冬子作出了
这样的反应：“‘给我妈报仇！’我向着修竹哥哭诉着，

‘下山把胡汉三和白狗子全杀死！’”主人公的复仇本
能既构成叙事的原始驱动力，又作为需要被超越的
革命初级形态而存在，文本也因此成功构建出革命
语境下“从自发到自觉”的独特成长范式。在超越复
仇本能的过程中，以修竹哥为代表的党组织成员扮
演了将私仇转化为公义的关键性升华角色。此外，
《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写作，与
全知视角的客观叙事相比，这种叙事模式情感真切
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一九三四年，我七岁。”小
说开篇的这一句话奠定了作品回忆性自叙传的主基
调，因此“我”在小说中一直具有两重视点，一是保存
革命战争原初的创伤性与真实性的儿童视点，二是
回忆、重述童年的成人视点。儿童视角的感官真实与
成人视角的政治诠释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
冬子作为叙述者不断用成熟话语注解童年经历的过
程，也是其在回忆中重新识别出当年被崇高理想召
唤瞬间的过程。因此，这两重视点的交织证明，“党的
孩子”身份早已在血火中完成了自我淬炼。

（作者系浙江青年作家）

为深入挖掘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拉齐

尼》的社会价值与文学意义，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弘扬戍边卫国精神，6月

22日，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新疆文

联、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主办，新疆作协、喀什地区文联承办的“致

敬时代楷模·传承奉献精神——纪实文学

《我的父亲拉齐尼》专题研讨会”在京举

行。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邓选斌，中

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驻会副会长、秘书长楚

三乐出席并致辞。新疆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一级巡视员汪泽主持会议。中国出

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

于中城、马光复、李东华、李利芳、徐妍、冯

臻、徐刚、杨雅莲、李苑、张凡、吴玉霞、唐

莉霞及该书作者赵青阳等参加研讨会。

拉齐尼·巴依卡生前为新疆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名护边员。他的家庭

三代戍边，将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撒满了

整个帕米尔高原。2021年1月4日，他为解

救落入冰窟的儿童，不幸英勇牺牲，年仅

41岁。《我的父亲拉齐尼》以他为原型，以

其女儿的视角，真实记录了一家三代70多

年如一日戍边卫国的感人事迹，诠释了无

私奉献与家国情怀。作品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深圳援疆重点扶持作品，先后入选

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

题”、国家出版基金2023年主题出版项目。

与会嘉宾认为，长篇纪实文学《我的

父亲拉齐尼》以双重叙事的独特方式，塑

造了血肉丰满、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及其

家庭群像，在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之巅完

成了对英雄精神的现代诠释与当代表

达，使“时代楷模”的动人事迹走向更广

阔、更深入人心的文学世界。这样的文学

作品对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教育意义。 （康春华）

6月 27日，作家袁敏携历时14年采

写完成的纪实文学作品《月光妈妈》走进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孔子学府校区暑

假班课堂，带来主题为“月光照万里”的图

书分享会，与五十余名学生、教师、家长及

侨界代表共同分享书中那些关于坚守与

梦想的真实故事。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

总校长陈绿亚、董事长麻卓民、副董事长

麻蕊兮、荣誉校长马雪枫等董事会成员出

席活动。

《月光妈妈》记录了以“月光妈妈”原

型高颖为代表的一群教育工作者，深入祖

国边地，用16年的守望帮助无数贫困少

年改变命运的动人历程。麻卓民在欢迎致

辞中说：“月光不热烈，却温暖；不耀眼，却

能照亮山川河流。‘月光妈妈’原是藏族孩

子对杭州帮扶者高颖的称呼，如今已成为

一群投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代表。袁敏

老师正是用她十四年里七上高原的坚持

与真情，将这一群体的精神写入了书中，

也照亮了我们的内心。”

分享会现场，袁敏向大家讲述高原

姐妹花德吉拉姆与卓玛拉姆如何用知识

点亮人生的灯火，游牧少年更欠智华用

诗歌写下对远方的向往，断臂女孩许方

燕如何用顽强意志改写命运的剧本……

她也将“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传递至海

外华人社会。正如她所言：“愿祖国的月

光，能照进天下每一个华人的心，照亮孩

子们回家的路。”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不仅震动了在场每位听众的心灵，也唤

起了大家对教育公平与公益精神的深刻

思考。

活动结束时，她向校区赠送了《月光

妈妈》一书，希望这束来自祖国的“月光”

能伴随孩子们在阅读中成长。

《月光妈妈》走进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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